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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
中的美好生活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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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 要:在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这部具有丰富生活哲学意蕴的著作中,马克思对人类美

好生活进行了初步探索与构建。马克思从当时的经济事实出发,构建了包括“以丰裕的物质生活

条件为基础,实现人与自然、社会、自我的和解,精神生活多样化且不断被满足”条件在内的美好生

活的理想图景,揭示了美好生活的现实制约因素即资本统治下“劳动幸福”的丧失、异化劳动所导

致的社会关系对抗、私有财产制约下人的片面发展,指明了美好生活的实现途径即摆脱资本束缚、

扬弃异化劳动、建立真正的共同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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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rx’s View on A Better Lifein Economicand
PhilosophicalManuscriptsof18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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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Marxmadeapreliminaryexplorationandconstructionofabetterlifeof
mankindinEconomicandPhilosophicalManuscripts (1844),abookwithrich
meaningsoflifephilosophy.Startingfromtheeconomicfacts,Marxconstructedan
idealpictureofabetterlife,including“therealizationofreconciliationbetweenman
andnature,societyandselfaswellasthediversificationandconstantsatisfactionof
spirituallifebasedonabundantmateriallivingconditions”.Marxrevealedthe
realisticconstraintsofabetterlife,namelythelossof“laborhappiness”underthe
ruleofcapital,theconfrontationofsocialrelationscausedbyalienatedlaborand
theone-sideddevelopmentofpeopleundertherestrictionofprivateproperty.Marx
pointedoutthewaystoachieveabetterlife,thatis,gettingridofthecapital
bondage,abandoningthealienatedlaborandestablishingtherealcommunity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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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总体上看,西方哲学对美好生活的关注呈

现出重本体追问和理论探寻的特点,中国哲学则

基于人性完美与德性养成更多强调了美好生活的

精神内涵。马克思立足于实践深刻揭示出:美好

生活的内涵应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,美好生活的

实现应诉诸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。在马克思看

来,美好生活是一个历史过程,是在共产主义理想

观照和指引下,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不断改变人的



现实生存境遇,逐步实现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和

人与人“真正联合”的生活秩序与生活状态。可

见,要真正理解“美好生活”,需要向经典文本中进

行理论探源。马克思的文本就蕴含着关于美好生

活的丰富资源,《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(以下

简称《手稿》)即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。马克

思在《手稿》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“美好生活”这一

概念,但他从当时经济事实出发对人之现实生存

境遇的批判与对未来理想图景的构建无不体现着

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思索,折射出他的美好生活观。
在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、“美好生活”
已然成为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的背景之下,对《手
稿》所蕴含的美好生活观进行梳理、阐释与揭示,
有助于更好发挥其在新时代的指导作用,引领人

们正确理解、积极追求美好生活,推动美好生活的

实现。

一、美好生活的理想图景

在《手稿》中,马克思从当时的经济事实出发,
从考察工人的生存状态入手,一步一步揭示了私

有制条件下人们生活的不幸以及产生这种不幸的

根源。正是在对这种不幸生活状态的批判与反思

中,马克思开始了对人类美好生活状态的追问与

探求,构建了人类美好生活的理想图景。与亚里

士多德将美好生活归结为“享乐的生活、公民大会

的或政治的生活,和第三种,沉思的生活”[1]相类

似,马克思从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,人与自然、社
会和自我的和解,精神生活多样化且不断被满足

三个方面规定和阐释了美好生活的价值内涵。

1.以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

美好生活首先是建立在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之

上的。人作为有生命的有机体,需要外部世界提

供源源不断的物质能量以维持生命的存续和发

展。基本的生活条件得不到满足,精神和情感的

需要就难以得到培育、滋养和满足,这样的生活是

不可能“美好”的。在《手稿》中,马克思强调了物

质生活条件的重要性,指出物质条件是人们追求

美好生活的基础。在他看来,遭受资本家剥削的

工人依靠工资生活,“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

就是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,再加上使工人

能够 养 家 糊 口 并 使 工 人 种 族 不 致 死 绝 的 费

用”[2]115。依靠这种工资条件勉强生活的工人连

温饱都难以解决,根本谈不上什么“美好生活”。

然而,就算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的生活也还不

是美好生活。马克思认为,美好生活的前提应是

“充裕”的物质生活条件。对此,他在与恩格斯合

写于1845-1846年间的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作

了充分论证,明确指出,只有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

和高度发展为前提,才能消除异化,实现人对自身

本质力量的彻底掌握。如果缺乏生产力的发展前

提,“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”[3]538。
《手稿》虽然还未达到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的理解深

度,但马克思已经敏锐地看到,共产主义“是自觉

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

归”[2]185,强调了美好生活建立在丰裕的物质条件

基础之上,需要借助以往发展的“全部财富”才能

实现。
与工人相比,资本家已经占有了大量财富,拥

有了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,是否已经具备实现美

好生活的基本条件呢? 马克思作出了否定回答。
在他看来,与工人相对立的、作为财富占有者的资

本家,同样无法真正追求美好生活。因为,资本家

所拥有的财富不过是对他人劳动的贪婪占有,这
种财富只用于资本家自身无度的挥霍,因此“财富

又被仅 仅 看 做 手 段,看 做 应 当 加 以 消 灭 的 东

西”[2]233。在资本家眼中,包括他自身在内的所有

人,都只是随时可为资本增殖牺牲的无价值的存

在物。资本家虽然占有了财富却失去了自我,成
为人格化的资本。财富不但没有成为资本家追求

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,反而使其陷入无度的贪欲

和对财富的挥霍之中,丧失了现实生活的丰富性

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可能性。
马克思通过对工人的贫困状态与资本家自我

迷失状态的批判,深刻阐明: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

丰裕的物质条件作为前提,但这种物质条件绝不

是那种使资本家陷入自我迷失状态的“财富”。美

好生活的物质前提是使人真正摆脱动物性基本需

要而满足人的发展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,在这种

条件下,人的发展需要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并且

能够得到满足。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财富在

内的人类社会“全部财富”为这种发展提供前提,
但更为重要的是,人类不能误把“前提”当做“目
的”,要时刻警醒自己:学会驾驭财富,而不是为其

所役,要始终不忘“发展”之初心,不失“理想”之信

心,不怠“斗争”之决心,才能使物质财富真正成为

人类不懈追求并最终实现美好生活的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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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.实现人与自然、社会、自我的和解

良好的关系既是美好生活的重要内涵,也是

其感性的外在表现。在《手稿》中,马克思以对象

性关系为切入点揭示了人们美好生活的表现形

态。他指出:“人只有凭借现实的、感性的对象才

能表现自己的生命”[2]210,即人只有在对象性关系

中才能确证自己的存在。马克思批判了私有制条

件下在对象化活动中人与自然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

我本质的对立状态,揭示了美好生活的三重表现

即人与自然的和解、人与社会的和解以及人与自

我的和解。
首先,人与自然的和解就是使自然界真正成

为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存在。人与自然不

是分离对立的关系,而是有机统一的关系,“人直

接地是自然存在物”[2]209。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

把自然界看做自己的对象性存在,自然界为人提

供生活资料,人在对象化活动中把自然界变成自

己的无机的身体。人的肉体生活与精神生活都与

自然界紧密联系,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。马克思

通过对这种对象性关系的分析,揭示了人与自然

的本质联系。在马克思看来,要实现人与自然的

和解,就要在科学把握这种本质联系的基础上,做
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
其次,人与社会的和解就是通过对象性活动

实现个人与社会的统一。马克思认为,个人具有

社会性,人的生命表现形式就是其“社会生活的表

现和确证”[2]188,人的这种社会性“直接体现他的

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,同时是

这个别人的存在,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

在”[2]187。也就是说,人的社会性就表现为人与人

之间的对象性关系,这种对象性关系不是单向的,
不是以我为“主体”以他人为“客体”的关系,而是

“主体间性”的关系。在这种关系中,个体不是抽

象、孤立的,不是孤独的“原子”式存在,而是通过

各种对象性关系与其他社会成员紧密相连的“社
会”存在。同时,“社会”也不是凌驾于个体之上、
与个体相对立的“虚假共同体”,而是能够为个体

发展提供条件的“真正的共同体”。马克思特别强

调:“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‘社会’当做抽象的东西

同个体对立起来。”[2]188

最后,人与自我的和解就是指人在对象性关

系中不断确证自身的类本质。马克思认为“人是

类存在物”[2]161,一方面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

人都把类当做自己的对象,另一方面“人把自身当

做现有的、有生命的类来对待”[2]161。作为类存在

物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有意识的生命

活动。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,人通过实践创造

对象世界,即生产。与动物的“生产”不同的是,人
的生产是全面的,既生产出自然界,使自然界成为

“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”,也通过自己所创造的世

界直观自身、发展自身。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

的活动中,人不断确证自身的类本质并自觉、能
动、积极地创造自己的生活。

3.精神生活多样化且不断被满足

精神需要的满足在人们美好生活的实现中占

有重要地位,特别是在物质生活条件得到较为充

分保障的基础之上,精神生活需要的多样化与有

效满足就成为实现美好生活的关键所在。西方一

些学者对人的需要进行了专门研究和层次划分,
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划分为生

理需要、安全需要、归属和爱的需要、尊重需要、自
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[4]。马克思在《手稿》中虽然

没有对人的需要问题进行专门研究,但他实际上

揭示了人的需要的两重性即物质需要与精神需

要。在他看来,人的所有需要,不管是交往的需

要、被尊重的需要还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或其他需

要,都可以概括为物质和精神两个层次。物质需

要的满足与自然性、给定性活动相对应,是较低层

次的;精神需要的满足与社会性、文化性、超越性

活动相对应,是更高层次的。以此为基础,他从人

的本质、社会交往和文化活动等各方面揭示了作

为美好生活价值内涵的精神生活多样化。
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对应的是本质的丰富性。

人的本质是丰富的、全面的,而不是抽象的、片面

的,美好生活的特征之一就是使人作为人而具有

完整的人的需要,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。不仅思

维、理论等抽象活动是类本质活动,包括视觉、听
觉、嗅觉、触觉在内的各种感觉以及直观、情感、愿
望、爱等感性活动,都是人的类本质活动。只不

过,类本质的确证和展现,是需要诉诸“精神”的。
一个对象,仅仅在被人吃、喝、穿、住的时候,也就

是说,仅仅作为“自然”的对象满足人的效用性、功
用性目的的时候,这种满足是片面的、单向度的,
意味着本质的绝对贫困;只有人与对象之间更为

丰富、全面的关系得以展现和实现的时候,才能真

正满足人的多样化的精神需要,这样的关系才是

美好的。人的社会交往亦如此。服从于功利性和

工具性目的的交往并非真正的交往,通过此种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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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也不能满足人的社会性本质需要。只有建立在

志趣相投、情感相通、平等对话等原则上的同理共

情、相互欣赏的关系,才是真正的“人”的关系。马

克思还揭示了人类活动的多样性。在他看来,人
的活动可以简单分为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。仅就

理论活动来看,不仅有求真的活动即科学活动,还
有求美的活动即艺术活动,人“一方面作为自然科

学的对象,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”[2]161,因此,审
美需要的满足构成了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。

需要说明的是,马克思对美好生活理想图景

的构建,不应仅仅被看做是一种纯粹的理想描绘

或价值悬设。事实上,马克思是“在批判旧世界中

发现新世界”的,即在对人的现实生存境遇的反思

批判中完成对美好生活图景的构建。这意味着,
只有揭示和批判制约美好生活的现实因素及其深

层原因,才能对理想图景有更为深刻的理解,也才

能找到实现理想生活的现实途径。这也是马克思

更为关心的。

二、美好生活的现实制约

在马克思看来,劳动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

方式和活动方式,是人的本质和全部生活得以生

成的现实基础。私有制条件下劳动服从于单纯的

资本逻辑而成为异化劳动,人在异化劳动中形成

的全部生活都背离了自己的本质,其主要的外在

表现就是各种关系特别是社会关系的对抗,内在

表现则是私有财产观念统治下人的片面发展,这
些因素从根本上限制着美好生活的实现。

1.资本统治下“劳动幸福”的丧失

马克思指出:“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

权力”[2]130,在资本主义条件下,资本占有绝对的

统治地位,资本与劳动处于对立的关系中。马克

思从工人和资本家两个角度阐释了资本对劳动的

统治。一方面,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表现为工人的

商品化、资本化。工人作为劳动者一无所有,只有

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,成为资本追求利

润的一种手段,“工人成了商品”[2]115116。作为商

品的工人,其生活只能取决于资本的兴致。在这

种条件下,工人的生存完全依附于资本,依附于资

本家,因此他们必须屈从于资本家的一切要求。
不仅如此,“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、因而是贫

困的资本”[2]170。工人的资本化表明资本对劳动、
对工人的完全掌控,工人的全部生活都受到资本

逻辑的操控。另一方面,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还表

现为资本家通过资本控制整个社会生产。资本家

只在乎资本如何才能最大化地增殖,出于利润最

大化这个唯一动机去决定把资本投入到哪个行

业,不会考虑资本的应用会带来怎样的社会价值,
这就必然导致资本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冲突与

对立。
在资本的统治下,劳动者的劳动成为异化劳

动而与人的本质和“幸福”目标渐行渐远。在马克

思看来,劳动本来是人的“类”活动,是自由自觉的

活动,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实现人的美好生活。恩

格斯同样指出,“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”[5],劳动无疑

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。因此,“劳动幸福是人类

幸福的根本要义,也是美好生活的核心尺度”[6]。
然而,在资本主义条件下,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导致

人们现实劳动的不自由和劳动创造性的缺失,也
带来劳动环境的恶化、劳动分配的不公以及劳动

者尊严的丧失,完全限制了人们获得劳动幸福的

可能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,人们在劳动中“不是

肯定自己,而是否定自己,不是感到幸福,而是感

到不幸,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,而是

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、精神遭摧残”[2]159,这就从

根本上制约了人们美好生活的实现。

2.异化劳动所导致的社会关系对抗

异化劳动是《手稿》探讨的核心问题。马克思

通过对异化劳动的考察,揭示了整个社会关系的

对抗状态。这种对抗首先表现为工人与资本家的

对立。马克思认为,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,整
个社会日益分化成工人与资本家两大阶级,这两

大阶级的关系必然是对立的。马克思在对异化劳

动的分析中揭示了这种对立关系:工人同自己的

劳动产品相分离,工人在劳动中非但没有占有自

己的劳动产品,这些劳动产品反而同他自身相对

立、作为一种异己力量统治自己。马克思深刻指

出,“如果劳动产品不是属于工人,而是作为一种

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,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

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”[2]165,这个他人就是资本

家。因此,作为占有与工人自身相对立的劳动产

品的资本家,也必然与工人处于对立状态。
这种社会对抗状态还表现为工人与资本家在

各自共同体内部的对立状态。异化劳动条件下,
工人与工人、资本家与资本家也是各自对立的。
马克思指出:“通过异化劳动,人不仅生产出他对

作为异己的、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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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关系,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

品的关系,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。”[2]165在异

化劳动条件下,工人在劳动中是与自身相对立的,
他把自己作为维持自身生存的手段,这就必然把

他人也看做手段。在这种状态下,工人与工人之

间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互为手段的关系,
因为“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

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”[2]164。所以,即使在工

人这个共同体内部,工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对

立的。马克思同时指出:“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

外化的、异化的活动的东西,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

为外化的、异化的状态。”[2]168这意味着,不仅工人

共同体内部是对立的关系,非工人即资本家的共

同体内部也是互相对立的,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

也呈现出一种对立状态。
马克思所构建的人类美好生活的图景之一就

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通过普遍交往而不断确证彼

此的社会本质,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协调进步、共
同发展,这种普遍交往的前提是人与人之间和谐

的社会关系。但是在异化劳动条件下,工人与资

本家、工人与工人、资本家与资本家的关系都表现

为互相对立,这就造成了整个社会关系的对抗状

态,从而限制了人们美好生活的实现。

3.私有财产制约下人的片面发展

在《手稿》中,马克思对私有财产予以重点批

判,通过批判揭示出人的片面发展这一事实及其

根源。马克思指出:“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

而片面,以致一个对象,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

时候,就是说,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,
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,被我们吃、喝、穿、住等等

的时候,简言之,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,才是我

们的。”[2]189马克思的这段话其实揭示了“私有财

产”的三重内涵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,私有财产表

面上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等物的形式存在。然

而,私有财产又不仅仅作为物而统治人,事实上,
比物的统治更深刻更难以摆脱的是作为“关系”的
私有财产的统治。在这一关系的支配下,人丧失

了丰富性而成为片面的存在,人的存在意义仅仅

表现为单一的物质占有所带来的粗陋满足。马克

思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同时就是对人的片面

存在状态的深入分析。他指出,粗陋的共产主义

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,在这种条

件下,人的个性被全面否定,原本束缚着工人的锁

链被用来限制所有人的发展。进一步来看,私有

财产关系下,除了现实的物质力量在为磨灭人的

个性、抛弃人的才能做努力之外,更为可怕的是,
私有财产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观念根植于人的头

脑之中,成为制约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层机制。
马克思以深邃的目光和独特的视角揭示出私

有财产的本质,阐明了私有财产制约下人片面发

展的事实。他同时指出,只有摆脱了私有财产的

束缚,人才能成为具有丰富的人的需要的“富有的

人”,成为具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,亦即

成为全面发展的人。只有成为这样的人,生活才

是美好的。换言之,美好生活的实现过程,就是人

类不断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。

三、美好生活的实现途径

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,问题

在于改变世界”[7],马克思始终强调的是通过实践

来改造世界,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。在《手稿》中,
马克思在构建理想图景、揭示现实制约的基础上,
深刻指明了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途径,即摆脱资

本逻辑的束缚,扬弃异化劳动,而这又有赖于建立

一种真正的共同体,使人与自然、人与人之间的矛

盾得到真正解决。

1.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

资本逻辑“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宰社会

有机体运行的逻辑,它以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

最大化为根本动机”[8],在这种资本逻辑支配下,
整个社会生产都以资本增殖为目的,资本家仅仅

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存在,工人仅仅作为机器、作为

“抽象的活动和胃”[2]120,整个社会都表现出一种

对人的漠不关心的状态,人们的社会生活处于各

种矛盾之中。
在《手稿》中,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直接

体现在他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当中。在他看来,
国民经济学就是这种资本逻辑的论证者、维护者。
国民经济学没有对资本存在的合理性进行反思,
而是把资本当成毋庸置疑的前提,在此基础上对

社会经济关系进行分析和说明,“国民经济学从私

有财产的事实出发。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

实”[2]155。国民经济学在肯定私有财产的前提下

来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,它把劳动者抽象化为

物、商品,把靠出卖自己劳动为生的无产者仅仅当

做“工人”来看待,“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”[2]124。
也就是说,国民经济学没有认识到整个资本主义

201 东北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             第22卷



生产关系内的资本逻辑主导现象,更没有对资本

逻辑进行批判。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的本质区别

就在于,他所质疑的恰恰是被国民经济学视为前

提的私有制本身,他所要批判和揭露的正是被国

民经济学家视而不见的资本逻辑。
在马克思看来,要实现美好生活必须摆脱资

本逻辑的束缚。摆脱资本逻辑束缚的关键在于正

确处理人与资本的关系,使资本的增殖、社会经济

的发展为人服务,使人能够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发

展,而不是人为资本服务。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

要在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中进行。扬弃私有财

产,不仅是要扬弃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私有财产,更
重要的是要扬弃作为生产关系存在的私有财产即

资本主义私有制;然而,最根本的却是扬弃以观念

形态存在的私有财产。马克思认为,粗陋的共产

主义之所以是毫无思想的、尚未完成的,根本原因

就是受私有财产观念的制约,他们不管是对人本

身的理解,还是对人与人关系的理解特别是男人

和女人关系的理解,都是以物的方式、私有财产的

观念来理解,“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

唯一目的;工人这个规定并没有被取消,而是被推

广到一切人身上”[2]183。他们主张的是把私有财

产关系普遍化,而不是真正的扬弃。“对私有财产

的积极的扬弃,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,是对一切

异化的积极的扬弃,从而是人从宗教、家庭、国家

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

归。”[2]186只有在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条件下,才
能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,才能摆脱资本逻辑的束

缚,人们才能创造、实现丰富而美好的生活。

2.扬弃异化劳动

马克思认为,美好生活的现实源泉是劳动,资
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异化劳动却使人的生活陷入

不幸,只有摆脱了异化的劳动才能真正创造人的

美好生活。在《手稿》中,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

学的批判,揭示了异化劳动的四种表现形式,即劳

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、劳动活动与劳动者相异

化、劳动者与类本质相异化、人与人相异化。他指

出,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就是人的全面异化,使人

在不断背离自己本质的同时,也背离了美好生活。
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,正是由于异化劳动与私

有财产的相互作用,导致无产阶级在自己的现实

生活中陷入贫困与不幸。因此,要实现人们的美

好生活,必须诉诸对异化劳动的积极扬弃。
在这种扬弃了异化的劳动中,“我们每个人在

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

人”[9]37,也就是说,在这种劳动中,人不仅确证了

自己的个人本质,同时也确证了自己的社会本质。
首先,通过劳动,人使自己的个性通过对象化的形

式表现出来。与异化劳动否定人的个性不同,在
这种劳动中,由于个人能够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,
享有表现自己个性的毫无疑问的权力,劳动成为

个人对自己生命表现的享受。其次,通过劳动,生
产出真正的“人的关系”。这种关系不是“原子式

的”孤独个体之间的对立关系,而是通过对象性活

动而相互确证、相互关联、彼此有着血肉联系和情

感依托的“社会”的关系,“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

中,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”[9]37,每个人都

是彼此与各自类本质之间的中介,他人的生命表

现是个人自我本质的补充,是个人本质对象化的

表现。在这种情况下,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

和谐共生的状态,个人的社会本质通过与他人的

交互关系中不断得到确证。最后,正是在这双重

关系的意义上,劳动成为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源

泉。扬弃 了 异 化 的 劳 动 成 为“自 由 的 生 命 表

现”[9]38,人们在劳动中不是否定自我,而是不断

肯定自我,肯定他人,肯定和实现整个社会生活。

3.建立真正的共同体

不管是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,还是扬弃异化

劳动,最终都是为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和谐美好。
在此意义上,建立真正的共同体既是共产主义要

实现的目标本身,也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。
在马克思看来,人是类存在物,就必然以“共同体”
的形式存在。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看,共同

体表现为“生命共同体”;从人与人关系的角度来

看,共同体表现为“社会共同体”。然而,资本主义

条件下的共同体是“虚假的共同体”。在《黑格尔

法哲学批判》中,马克思就曾指出,资产阶级社会

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分离,使人的个人存在同

社会存在相分离,使作为国家公民的人同作为市

民社会成员的人相分离,“社会”作为抽象的东西

是同个人对立的。在《手稿》中,马克思进一步揭

示了“虚假的共同体”的实质:“共同性只是劳动的

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 作为普遍的资本家

的共 同 体 所 支 付 的 工 资 的 平 等 的 共 同

性”[2]184。这就是说,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性只不

过是抽象的共同性,这种共同性只存在于阶级内

部,而非人类社会的共同性。资本在这种共同体

中是公认的普遍性的力量,共同体中的个人依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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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到资本的绝对支配。这种共同体不仅不能为个

人的美好生活提供现实条件,反而会成为个人发

展的桎梏。
只有建立真正的共同体,“只有当人认识到自

身‘固有的力量’是社会力量,并把这种力量组织

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

身分离的时候”[10],才能实现人的普遍本质和人

民的利益。只有到了那个时候,美好生活的实现

才成为可能。马克思在《手稿》中对共产主义理想

做了具体描绘,“共同体”是这一理想图景中的点

睛之笔,他强调,“真正的共同体”意味着“人和自

然界之间、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”[2]185

(生命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的统一),意味着“个体

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”[2]185,因为这种共同

体为个体的存在提供条件,而个体也只有在这种

共同体中才能实现自己,所以个体的利益与社会

的利益是一致的,个体与类的矛盾得到了真正解

决。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,马克思再次强调:
“只有在共同体中,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

的手段,也就是说,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

自由”[3]571。共同体是社会的人的必要联合,也是

个人获得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保证,个人在联合中

促进共同体的发展,而共同体也能够为个人追求、
实现美好生活提供现实的力量。这种“真正的共

同体”就是马克思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提出的“自由

人的联合体”。

四、结  语

《手稿》作为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代表性文本,
其蕴涵的生活哲学思想十分丰富。马克思通过对

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刻剖析,批判和揭示了现

代人生活陷入不幸的现状及其根源,积极探索了

一条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现实途径。在否定资本

主义现实生活合理性的同时,马克思也看到了在

这种不幸生活中所隐藏的社会变革动力,对人类

未来美好生活图景进行了积极建构。《手稿》尽管

还存在诸多不成熟之处,但其中所包含的马克思

对生活前提的反思、对生活要素的归纳、对生活本

质的揭示、对未来生活图景的构建与探索,形成了

完整而深刻的美好生活观。马克思的美好生活观

闪耀着穿越时代的光芒,对新时代的人们认识、理
解、构建与追求美好生活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指导

作用。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实际对《手稿》的美好生

活观予以充分发掘与阐释,能够为新时代中国人

民美好生活的构建与实现提供重要思想资源和方

法论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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